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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解史湘雲結局疑案 

李淳玲 

 

 

拙作「試解紅樓夢中史湘雲結局疑案」完成後1，﹝以下簡稱〈試解〉﹞因思

緒未盡，餘音不絕，故進一步找尋資料，期能更明確地逼進湘雲結局的輪廓。結果

在 70 年代及 80 年代之大陸、香港的紅學研究中找到許多寶貴的意見。有些與我前

文之見解類同，或見一端，或見一隅2。有些與我選取相同的材料，卻作出相異的

判斷3。有些更提供珍貴的資料，引發我作進一步之思考4，使我對湘雲、若蘭的氣

質有更貼切的掌握。因而有這篇渲染之作。 

  「試解」文中依據前八十回若蘭之曇花一現，湘雲之曲冊，因麒麟之回目，脂

硯、畸笏之批文，湘雲之詩詞及明義之第十七首題紅詩，判斷： 

﹝一﹞、湘雲終生與黛玉相同，是個「質本潔來還潔去」的女兒身。 

﹝二﹞、湘雲、若蘭夫妻白首偕老，一生雖無雲雨之歡，身卻不必然相離。 

﹝三﹞、這是湘雲因自愛而自抉的一條不歸路。 

﹝四﹞、引發這樣戲劇性悲劇的場景是在紅燭高燒的洞房夜。 

﹝五﹞、肇因之一可能就是「金麒麟」，故「因麒麟伏白首雙星」的回目不但指

「促成」，也指「分離」了湘蘭的婚姻。 

﹝六﹞、若蘭有疾，使雲雨之歡成為客觀的不可能。 

﹝七﹞、在若蘭有疾的假設下，演繹了三種可能性：先天不足、傳染疾病及與寶玉

的「斷袖之癖」。這三種情節的猜測，既可以單獨成立，也可能同時存在。 

﹝八﹞、寶玉、湘雲實無婚姻關係。 

  〈試解〉文中未提及、或提及但未能極盡描繪，以致仍盤旋著問題的也有幾

點： 

﹝一﹞、「雙星」特指的「牛郎織女」星，就一般的理解是一對恩愛夫妻，徐扶明

先生《紅樓夢中戲曲劇目匯考》，謂《長生殿》傳奇原著第二十二齣〈密誓〉，就

是寫唐明皇與楊貴妃在七夕祭牽牛、織女二星，「作生死不渝的愛情密誓5」。若

同意這點，必須承認湘蘭夫妻有深情，只是因客觀的理由不能歡合。 

﹝二﹞、如果若蘭是一般性的病體嬴弱，湘雲不願與一個嬴弱的夫婿歡合，除「喜

潔」、「自愛」外，當有「自重」及「珍重愛他」意。這樣解可完全符合「樂中悲 

」曲名的常意，又可保留「牛郎織女」彼此雖有深情，但無夫妻歡情之憾。同時身

不相離又合乎「白首」隱含之「白首偕老」意。 

                                                             
1
 《國文天地》、第八卷第七期，〈91〉，民國 81 年、12 月。 
2
 張良皋〈論史湘雲之終生不嫁﹝上﹞〉，《紅樓夢研究集刊》、第 13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3 月。本文以為湘雲終生未嫁：「我們當然可以把花因喜潔難尋偶引為獨身主義者的自白。」 
3
 沉舟，〈試論湘雲結局〉，《紅樓夢學刊》，1985 年、第 3 輯。本文以為湘雲終生未嫁，心有別   

屬，永抱相思之恨。取材與我相似，我的推斷卻是湘雲雖嫁，但無雲雨歡情。 
4
 陳邦炎，〈梅溪詞與史湘雲〉，《紅樓夢研究集刊》、第3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6 月。 
5
 徐扶明《紅樓夢與戲曲比較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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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但是「身不相離」並非必然，婚後不久再分離亦可成立。據沈思〈史湘雲

的結局〉一文謂：「乾隆年間就有人以牽牛、織女星來比喻因充軍而分離的夫婦
6。」加上六十二回湘雲的酒令：「須要鐵索纜孤舟，既遇著一江風－不宜出行。 

」似隱含江邊出行7。因之婚後不久，或因家族變故，或因精神上自我放逐，若蘭

充軍，夫妻即形成蔡義江等先生們所謂的「離異」、「離散」的狀態8。在此說法

中，「白首」就不必有「偕老」之意。 

﹝四﹞、另一個可能的情節是：紅燭高燒的洞房夜，因麒麟之相証，引發新婚夫妻

戲劇性的衝突，使歡情落空。因而若蘭惆悵痛苦，主觀上有「自我放逐」的意願，

客觀上有「充軍」的機緣，夫妻終至離散，因此夫妻在主觀的心境及客觀的情勢均

促成婚姻悲劇的必然性。 

﹝五﹞、「花因喜潔難尋偶」與湘雲「自愛所誤」這條線索是一致的。前八十回類

似的詞語是寶玉被賈環用蠟燙傷，臉上起燎炮，黛玉來探望，寶玉將臉遮住，要她

出去，知道她「癖性喜潔，見不得這些東西」，黛玉亦自知自己有這癖性，知道寶

玉心內「怕她嫌髒」。﹝二十五回﹞則湘雲也可能有類似的癖性－喜潔嫌髒。嫌什

麼髒？〈試解〉一文臆測若蘭或有過人的傳染病，例如那個時代的「時疫」──梅

毒9。當然湘雲的「喜潔」、「自愛」不一定是這個層面，純然以沾染男子即為

髒，倒合乎賈寶玉偏僻的男女觀。但是湘雲何以對「男女歡情」有不潔之感10？還

是她疑心若蘭、寶玉有沾染而嫌髒11？ 

                                                             
6
 《紅樓夢研究集刊》，上海古籍出版社、第 3 輯，1980 年、6 月。 
7
 鐵索纜孤舟、據蔡義江先生註是骨牌名。並謂：「從上文寫江上浪大看，這句所用的當是赤壁曹

軍事：曹軍多北人，不諳水性，為避風浪巔簸，以鐵索連結江上單獨船只，上鋪木板，平穩如行陸

上，后被周瑜用火攻所敗。」﹝《紅樓夢詩詞曲賦評註》，1991年、7 月，北京團結出版社，頁

288。以下簡稱《評註》。﹞這用的是三國演繹上的典，與湘雲的情節似無關係。小說《品花寶

鑑》頁 677：「六月初九日，阻風燕子磯，見鐵索練孤舟，俗稱乃陳妙常粧樓下，即秋江送別處」 

，﹝清‧石函氏著，台北桂冠圖書公司﹞則「鐵索纜孤舟」俗指「秋江送別」處。這指的是「玉簪

記」﹝全明傳奇，台北天一出版社﹞第二十三齣「秋江哭別」，陳妙常在江邊，飛一葉孤舟為潘必

正送行之情事：（旦）：「奴好似江上芙蓉獨自開，只落得冷淒淒飄泊輕盈態…」（生）：「你看

秋江一望淚潸潸，怕向那孤蓬看也，這別離中生出一種苦難言…銀河水斷送我春老啼鵑。」《品

花》小說晚於《紅樓夢》，作者石函氏頗得「紅樓」之吉光片羽，我不知「鐵索纜孤舟」確是當時

俗指之「秋江送別」處，還是「品花」作者的幽默，故意將「紅樓」中之詞語聯想成他自家小說之

情節。我是覺得這個聯想很有趣味，尤其是曲文中又有因別離隔「牛郎、織女於銀河東西」之意，

更契合湘蘭「白首雙星」之情節。不知曹雪芹著書時，心中的「鐵索纜孤舟」是否也是陳妙常這個

「秋江送別」的意象，而不是「赤壁之戰」的意象。 
8
 蔡義江，《評註》，同註 7；朱彤，〈釋白首雙星──關於史湘雲的結局〉，《紅樓夢學刊》第

一輯、1979 年。 
9
〈試解〉文提到若蘭有疾，單單這「疾」，湘雲即可能流露嫌髒的癖性，何況這「疾」若真可能

有燎炮呢？性病類的傳染病通常會延及子孫，並且有皮膚上的疹狀反應，舊小說裡常提到「天報

瘡」，又叫「楊梅瘡」，中醫說是身體裡的「熱毒」。寶釵吃「冷香丸」，和尚說是「從胎裡帶來

的一股熱毒」，（七回）就是這類難以斷根的病，有正本在「冷香丸」下有一條脂批道：「熱毒二

字，畫出富家夫婦圖一時，遺害於子女，而可不謹慎？」 
10
 友人莫寄台先生以為明義詩每一首都是描述書中特定的場景，因之「錦衣公子茁蘭芽，紅粉佳人

未破瓜，少小不妨同室榻，夢魂多個帳兒紗。」當是連成一氣讀，時間上也表示同時。若然，此詩

則指湘雲、若蘭成親時年齡都還小，不識歡情，卻因年紀尚小而不妨同室臥榻，只需多個帳兒紗相

隔罷了。他又引張愛玲《傳奇》中沉香屑－第二爐香為例，以為湘雲的不識歡情，即可能如「愫

細」一般，洞房花燭因自家無知的彆扭，而演變成難以收拾的悲劇。﹝張愛玲《短篇小說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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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都是前文餘緒，這些枝節問題使得湘蘭結局無法確切定案。本文則從幾個

不同的角度對湘蘭悲劇做進一步的想像，期望能透過這個想像的過程，將湘蘭悲劇

的氣氛更確切的烘染出來。 

﹝一﹞、從曹雪芹創作衛若蘭的線索，勾繪若蘭的眉目與氣質。 

﹝二﹞、從寶玉的女性情緣，決定湘雲在此情緣結構的位置。 

﹝三﹞、從寶玉的男性情緣，決定若蘭在此情緣結構的位置。 

﹝四﹞、從湘雲性格的分析，決定悲劇形成的可能性。 

﹝五﹞、從曹雪芹悲劇美感的特殊內涵，決定湘蘭悲劇的型態。 

﹝六﹞、從「金麒麟緣」做為「金玉緣」間色的考慮12，決定湘蘭悲劇最可能的情

節。 

 

﹝一﹞、從曹雪芹創作衛若蘭的線索，勾繪若蘭的眉目與氣質 

 

  衛若蘭其人在書中前八十回正文裡只出現一次，十四回秦可卿的喪禮他是其中

的一個弔客：「馮紫英，陳也俊，衛若蘭等諸王孫公子不可枚數。」我們至少知道

他是個貴族公子。二十六回批云：「惜衛若蘭射圃文字迷失無稿，嘆嘆！」我們也

知道他能武事。三十一回批：「後數十回若蘭在射圃所佩之麒麟正此麒麟也，提綱

伏于此回中，所謂草蛇灰線在千里之外。」我們則知道寶玉的金麒麟結果落在若蘭

身上。金麒麟屬湘雲，如同金鎖屬寶釵，是兆應在姻緣上。因此推斷湘雲、若蘭有

婚姻關係當屬無誤！加上第五回湘雲之曲謂：「廝配得才貌仙郎」，則知若蘭是個

才勝貌美的俊逸仙郎。總之從以上線索所得的印像，衛若蘭是個文武兼備貴族美少

年，堪稱如意郎君，足以匹配湘雲！並不如有些人以為，只有寶玉才配稱「才貌仙

郎13」。依此線索，我們試進入曹雪芹的創作世界，推衍他塑造衛若蘭這個人物性

格的過程。看看能不能藉這層層的推衍，將衛若蘭的眉目氣質描繪得更清朗。 

   1980 年 6 月《紅樓夢學刊》，有一篇陳邦炎先生之〈梅溪詞與史湘雲〉14，提

及南宋詞人史達祖之梅溪詞有一首〈壽春樓‧尋春服感念〉，可能即是湘雲、若蘭

名字的出處，加上「史達祖」姓「史」，正是湘雲的娘家姓。曹雪芹很可能在塑造

小說人物時，即從詞人及其作品中取得靈感。其詞如下： 

                                                                                                                                                                                     
國 71 年、6 月，台北皇冠出版社。﹞他說湘雲自幼失怙，又無疼愛她的姐妹嬸嫂，究竟不知婚姻為

何事是極可能的，因而潔身自愛，斷絕與衛若蘭的俗緣。這樣解，單指洞房夜及初婚時可通，婚後

悠悠歲月終至一生，湘雲都不受歡情就比較難解。因之必須再引進其他的條件，使終生的「水涸湘

江」成為客觀的必然。否則說湘雲終生都不長大，也甚勉強。 
11 這是「斷袖之癖」可能影響到湘蘭悲劇的關鍵所在。書中也曾提及這類情事，七十五回賈珍帶著
一干游蕩紈褲習射，夜間賭宴就有粉粧玉琢的孌童相陪奉酒，這也是當時時代的風氣。 
12 間色法是脂評語：「金玉姻緣已定，又寫一個金麒麟，是間色法」。蔡義江先生解：「繪畫為使
主色鮮明，另用一色襯托叫間色法」，同註 7。又王靖宇先生解：「作者為藏鋒計而采用的轉移視
線的技法。」見王著〈脂硯齋評和紅樓夢〉，《紅樓夢研究集刊》、第六輯，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6 月。本文使用間色法，從蔡先生解，取其「襯托」之意。 
13
 沉舟〈試論湘雲結局〉，同註 3，本文以為：「無論從那個方面比較，夠得上才貌仙郎標準的，

在小說中只有一個寶玉，衛若蘭是無論如何不能越俎代庖的。」粱歸智〈史湘雲嫁寶玉說〉﹝《石

頭記探佚》，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 年、5 月。）本文以為：「仙郎這個詞並不是隨便用的，在石

頭記中，只有赤瑕宮神英侍者、補天不成幻形入世的賈寶玉才配。」 
14
 同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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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春衫尋芳。記金刀素手，同在晴窗。幾度因風殘絮，照花斜陽。誰

念我，今無裳？自少年、消磨疏狂。但聽雨挑燈，欹床病酒，多夢睡時妝。

飛花去，良宵長。有絲闌舊曲，金譜新腔。最恨湘雲人散，楚蘭魂傷。身是

客，愁為鄉。算玉簫、猶逢韋郎。近寒食人家，相思未忘蘋藻香。」 

 

  此處「最恨湘雲人散，楚蘭魂傷」確是直接環扣了湘雲、若蘭的名字，並且詞

句的氣氛如：「欹床病酒，多夢睡時妝。飛花去，良宵長。」及「身是客，愁為

鄉。」亦有湘蘭悲劇的味道。陳先生跟著引周邦彥〈大酺‧春雨〉之「蘭成憔悴，

衛玠清嬴」，以為這很可能即是「若蘭」所以姓「衛」的來路。 

  其實不只於此，蘭成、衛玠正是兩個「才貌仙郎」。曹雪芹很可能不但藉其

名，並且藉其氣質，塑造衛若蘭這個人物性格。蘭成是後周庾信的小字，《周書》

描述他：「幼而俊邁，聰敏絕倫」，「篤好文學…才名最高」。他也是個武官，曾

作到「驃騎大將軍」，但是他雖「位望通顯」，卻因滯留北方而常有「鄉關之

思」，因作〈哀江南賦〉謂：「燕歌遠別，悲不自勝」，又作〈愁賦〉敘其鄉愁。

庾信之身世與梅溪詞之「身是客，愁為鄉」的情調也相一致。因之他是個遠離家

鄉，惆悵滿腹，才、位俱高的青年武生15。 

  衛玠更是個美貌仙郎。《晉書》說他：「年五歲，風神秀異…見者以為玉人，

觀之者傾…都驃騎將軍王濟，玠之舅也，雋爽有風姿，每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

覺我形穢。』」這與寶玉初見秦鐘，自慚形穢，自比為「泥豬癩狗」﹝七回﹞的描

述類似。「又嘗語人曰：與玠同遊，冏若明珠在側，朗然照人。」衛玠並且是個「 

好言玄理」的名士：「琅琊王澄有高名…每聞玠言輒歎息絕倒」。他雖然風姿迷

人，卻生來「多病體嬴」，談玄時每每因體弱，興致一來即且談且嘆息，竟成了他

這個嬴弱名士的美姿態。後來衛玠因天下大亂，南渡江表。豫章大將軍王敦嘗謂：

「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

聞正始之音，何平叔若在，當復絕倒。」因說「中興名士，玠為第一。」如此風采

卓越的「才貌仙郎」後來又避難於建鄴，「京師人世聞其姿容，觀者如堵」，衛玠

因此勞疾遂甚，卒於永嘉六年，因說被人「看殺」！時年二十七，算是早夭16。 

  蘭成、衛玠的事蹟，不能說是曹雪芹機械地用以設計衛若蘭故事的藍本，但是

他二人的氣質姿態，尤其是足以生色的美姿態－「蘭成憔悴，衛玠清嬴」，都可以

作為雪芹描繪若蘭的靈感。依此蘭成、衛玠的氣質，加上我們已結出「才貌仙郎」

的幾個印像，衛若蘭當是一位文武兼備，體質清嬴，貌美如蘭，惆悵滿腹的貴族公

子。又此處還有一層更深的理由，相信曹雪芹可能是依蘭成、衛玠來塑造若蘭的。

因為曹雪芹在小說中所要描寫的人物氣質－尤其是寶玉，正是魏晉時代的「名士

格」，其風流倜儻的姿態，不受機括限制之性情，正是源於呈現藝術美感的自由

心。而若蘭在書中正是與寶玉比肩匹對的角色。他兩人家世相當，性情相類。在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呼應下，自然會發生「惺惺相惜」的情感。關於此，容

後再詳述。此處先強調的是，曹雪芹藉「名士格」的氣質來描繪衛若蘭（寶玉）的

                                                             
15
《周書》、《二十四史》，台灣中華書局，卷 41。  

16
《晉書》、《二十四史》，台灣中華書局，卷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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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貌，在美感及邏輯上是完全恰適的。故以「蘭成憔悴，衛玠清嬴」作為衛若蘭氣

質的描寫是可信，並且合乎小說人物創作的理想。 

  陳邦炎先生又提及一首《梅溪詞》中之〈眼兒眉〉： 

 

  「潘郎心老不成春，風味隔花塵。簾波浸筍，窗紗分柳，還過天津。近

時無覓湘雲處，不記是行人，樓高望遠，應將秦鏡，多照施顰。」 

 

此處「近時無覓湘雲處」直出湘雲之名，且「潘郎心老不成春」之「潘郎」也是

《梅溪詞》頻頻出現的要角17。其情節與若蘭的愁苦近似。例如：〈夜行船〉之

「白髮潘郎寬沉帶，怕看山，憶它眉黛」，〈夜合花〉之「自知愁染潘郎…如何未

織鴛鴦」，〈點絳脣〉之「可憐潘鬢，偏浸秦臺鏡」，〈湘江靜〉之「潘郎漸老，

風流頓減」及〈齊天樂〉之「秋風早入潘郎鬢，斑斑遽驚如許…自憐衰暮，尚想春

情」。潘郎當是指那美姿容的潘安，與若蘭的形貌一致，「傷春逝」的心有餘而力

不足也類似若蘭愁苦的情節。 

  《梅溪詞》中提及「湘雲」並帶出「蘭」字的還有〈憶瑤姬〉18。此外，詞中

也多處吟及「廣寒」19、道及「紅樓」20。至於「獨臥秋窗桂未香，怕雨點飄涼，玉

人只在楚雲旁，也著淚，過昏黃」，簡直類似湘蘭洞房光景。再就「南塘夜月，照

湘琴別鶴孤鸞」也似曾相識，莫非即是「寒塘渡鶴影」的來路？還有許多「香頸

冷」、「海棠夢在」、「繡被春寒夜夜」，不勝枚舉，均是「獨眠」而帶湘蘭悲劇

的意境。似乎《梅溪詞》不但詞語直接及於湘雲、若蘭，連許多意境，也與「試

解」文中演繹的湘蘭悲劇類似。 

  史達祖是南宋詞人，詞人將自己的情緒，細緻地收斂在詞句裡，曹雪芹是清朝

人，熟讀詩詞，又偏好此境，也將情感點點滴滴地滲入詩詞意境，浸潤其中，咀嚼

玩味，體貼得層層意思，然後透過自己超絕的藝術才情，翻譯成小說的情節。這樣

說不全妥，當該說他藉著體貼得的意思，創作出小說情節。因為我們實在不能影影

綽綽的指定史達祖此詞即是紅樓夢彼境。只能說曹雪芹似乎從史達祖的詞中領略出

許多情境，做為小說創作的原料。何況曹雪芹書中透出詩詞的情境也不止此，他連

文字都含無窮詩意。這或許因他擅長詩詞，加上超絕的藝術才情，才有這種詩詞、

小說文字交相過渡的技巧吧？ 

總之從書中及批語的線索，加上衛玠、蘭成及梅溪詞的假借，衛若蘭當該是個

眉目清秀、貌美如蘭、體質清嬴、文武兼才、風度翩翩的貴冑公子，終生與妻子沒

有雲雨歡情、到老都惆悵滿腹的白髮潘郎。 

 

                                                             
17
 《宋六十名家詞、乙集》，上海雜誌公司，民國 25 年、2 月。 

18
「嬌月籠煙下楚嶺，香分兩朵湘雲。花房時漸密，弄杏牋初會。歌裡殷勤，沉沉夜、久西窗。屢

隔蘭燈幔影昏，自綵鸞、飛入芳巢。繡屏羅薦粉光新，十年未始輕分。念此飛花，可憐柔脆銷春，

空餘雙淚眼。到舊家時節，漫染愁巾，神仙說道凌虛。一夜相思玉樣人，但起來、梅發窗前，哽咽

疑是君。」 
19
「如何得似碧雲閒，且共嫦娥相伴」、「廣寒夜搗玄霜細」、「斟酌姮娥，九秋宮殿冷」、「藥

娥歸去難尋」等等，一派湘雲婚後孤冷的景像。 
20
「競誇輕俊，紅樓歸晚」，「紅樓橫落日，蕭郎去，幾度碧雲飛」，「多定紅樓簾影暮，蘭燈初

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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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寶玉的女性情緣，決定湘雲在此情緣結構的位置 

 

    賈寶玉是全書主角，警幻情榜的第一人，天下古今孽海情天中之第一淫人，凡

書中一切癡情男女都得在他那兒掛號，與他結成多多少少、奇奇特特的情緣關係。

他的情緣層層重重，以女性緣說，他的濫情汎及素昧平生的女兒，如襲人的姨妹

子，﹝十九回﹞偶遇的紡織女，﹝十五回﹞這還算是見著面的。至於傅秋芳，﹝三

十五回﹞他不過是耳聞，就對人家生出情愫。甚至無影無蹤的女兒，如畫上美人，

﹝十九回﹞雪地抽柴的少女，﹝三十九回﹞他也牽掛不捨。寶玉對這些女性的情份

也是各別各樣、深淺不一。就小說的結構來說，寶玉的女性情緣，無緣的是一層

﹝如齡官﹞，無蹤跡的是一層﹝畫上美人﹞，不相干的是一層﹝傅秋芳等﹞，丫頭

是一層﹝襲人等﹞，手足姐妹是一層﹝元迎探惜﹞，妙玉是一層，湘雲是一層，釵

黛又是一層。其中黛玉，更是情緣核心，最是深刻獨特的知己之情。就一個終將翻

轉過來的佛爺言，他的情緣本可是恆沙般的無量無邊。但就算情緣無量無邊也有千

差萬別之分。齡官畫薔，令寶玉了悟情緣各有分定。齡官與他算是無緣的，卻因此

無緣之緣而悟道。香菱、平兒並非其情緣中心，卻嘆息他們的著落，以稍稍為他們

盡心而喜出望外。小紅、五兒是他雖有意，卻莫明其妙岔開了的情緣。襲人、晴

雯、麝月是丫頭層中情緣最深重的，卻也各別有緻，互相襯色。到了手足姐妹，元

迎探惜，又是一般別樣。妙玉是檻內檻外、似無若有，獨特的一種型態。 

  湘雲是漸入情緣中心的，他是寶玉外家表妹﹝類似寶釵﹞，又是大家小姐﹝與

釵黛同﹞，與寶玉是青梅竹馬一起長大﹝類似黛玉﹞，但是她與寶玉之情，卻是共

同調皮戲耍的兄妹親情。許多主張寶湘配的人，總喜歡舉二十一回湘雲幫寶玉梳頭

一段，以為象徵未來的夫妻相21。其實那只能表示寶玉與湘雲情緣之親密，並不必

然是夫妻的暗喻。 

   就算說帶有夫妻相，也只是曹雪芹故意寫來陪襯釵黛與寶玉的情緣，用來障人

耳目的「相似法」，因為事實上顰兒即曾為其所惑，以為寶湘會做出才子佳人之事 

。﹝三十二回﹞並且曹雪芹也曾刻意描繪寶釵及湘雲相同的「雪白酥臂」，只是一

條帶著「金鐲子」，另條帶著「紅麝串」，客觀的都曾吸引寶玉的注目。看起來這

兩條「雪白酥臂」對讀者及寶玉都有同樣的吸引力，只是到了緊要關頭，鏡頭卻一

轉，演出寶玉主觀上不同的反應。對湘雲，他深怕她著涼，關切的幫她把被子蓋起 

，流露兄長對手足的親愛。﹝二十一回﹞對寶釵，他卻引起遐思，恨不得那是長在

黛玉身上，或可摸一摸，完全是一片男女思慕之情。﹝二十八回﹞ 

  釵黛才真正是寶玉的情緣中心，試看寶玉遭笞撻一段，主戲就是寶釵及黛玉，

她兩人那樣為他心疼、哭泣，前後展轉來探視他﹝三十四回﹞。湘雲其時卻在園子

裡跟香菱、平兒掐鳳仙花玩兒22。以湘雲性情，得知寶玉挨打的原因，或者認為當

                                                             
21 周汝昌《紅樓夢新証》下、引玉壺山人瓊樓三絕圖…枕霞閣：「眾中最小最輕盈…寶鏡雲鬟視許
平，知否鴛鴦歌福祿，雙星早已締三生。」又引王伯沆批王希廉本紅樓夢：「洗臉梳辮，一字不涉

黛玉，最有意。」﹝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76 年、頁 929。以下簡稱《新証》。﹞梁歸智，
〈史湘雲嫁寶玉說〉﹝同註 13﹞：「又描寫了湘雲替寶玉梳頭，引起襲人的不滿…誰都承認雪芹
行文緊針密線，筆不虛下，那又怎麼能忽視如此明顯的暗示呢？」 
22
 張愛玲，《紅樓夢魘》：「寶玉挨打後，一批批的人到怡紅院去看他，獨無史湘雲，這很奇怪…

且忙著採鳳仙花染指甲。」﹝台北皇冠出版社，民國74 年、3 月，頁 201。以下簡稱《夢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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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揍一揍才是。作者故意將湘雲與寶玉的男女情緣寫得似有若無，主要因湘雲是緊

鄰釵黛的第三女主角，與釵黛各有同與不同的性情，此點容後詳說。此處要關照的

是，在關鍵處湘雲即滑出寶玉的情緣中心，正表示曹雪芹刻劃湘雲與寶玉似有而實

無的情緣，在小說結構上有其襯托釵黛的用意。尤其是與寶玉梳頭的似夫妻相，與

寶釵相似的雪白酥臂，及金麒麟與金瑣同樣帶給黛玉的困惑，令人感覺雪芹寫作的

故意。從錯愕書中人及讀者的耳目，妥貼地達成「金麒麟緣」襯托「金玉緣」、

「金玉緣」襯托「木石緣」的目的。只是在彼此緣份交涉的情節中，曹雪芹實是在

關口上寫明了寶湘為男女愛情的假相、為手足親情的真相。在此讀者深深體會寶玉

情緣各有分定的微細分際。 

  如此一來，湘雲自己獨立的情緣脈絡就相對凸顯，衛若蘭必須被呼喚出場扮演

「金麒麟緣」的男角，以便能相襯「金玉緣」，此即是脂硯所謂「金麒麟」為「金

玉」間色之意！湘雲這個角色，及她自家的故事在以寶玉為主角的小說中即成為一

條僅次於主脈的陪襯伏脈。 

 

﹝三﹞、從寶玉的男性情緣，決定若蘭在此情緣結構的位置 

 

   寶玉的男性情緣，1986 年 1 月，《聯合文學》載白先勇先生一篇文字：〈賈寶

玉的俗緣：蔣玉菡與花襲人－兼論紅樓夢的結局意義〉。這篇文字談及賈寶玉的同

性愛。寶玉一向以為「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他一見女兒便清

爽，一見男人便覺濁氣逼人。但是對「北靜王、秦鐘、柳湘蓮、蔣玉菡」卻不做如

是觀，我如今要加上「衛若蘭」。這五人是與寶玉有同性情緣的男子，套句藕官的

話，他們都是同「一流的人物！」﹝五十八回﹞雖然他們與寶玉的情緣個個不同，

遠近深淺也各別有緻，但因他們是同一流的，故情能相感，氣能相通。 

   與北靜王，寶玉是欣賞其風姿神采，但是他們客觀的地位不等，寶玉對他純然

只是下對上的欣慕。 

   與秦鐘，寶玉有憐香惜玉的小兒女愛情，一來他們當時年紀小，二來秦鐘之女

兒情態可致此，三來秦鐘出身寒門，使寶玉自然能起憐惜之意，十五回他倆就有一

段明寫的公案：「寶玉不知與秦鐘算何賬目，未見真切，未曾記得，此係疑案，不

敢篡創。」 

  與湘蓮，雖說湘蓮也是個世家子弟，但他好串戲，甘心與優伶同伍，就當時而

言，算是墮落，故他與寶玉的社會地位並不匹對，何況湘蓮帶遊俠氣質，無情中暗

藏冷心冷面的底細，與寶玉溫柔多情的根底有些相岔，加上與寶玉聚少離多，就算

彼此「如魚得水」，也帶「江湖兄弟」的俠義情份。 

  與蔣玉菡，白先勇先生寫得甚貼切，說寶玉觀看玉菡演「秦小官對花魁女憐香

惜玉的境界最接近寶玉的理想」，雖然他引的是續書九十三回：「寶玉這時不看花

魁，只把兩隻眼睛獨射在秦小官身上。更加蔣玉菡聲音響亮、口齒清楚、按腔落

板，寶玉的神魂都唱的飄蕩了。直等這齣戲煞場後，更知蔣玉菡極是情鐘，非尋常

                                                                                                                                                                                     
張愛玲是主張有早本說的，故以為：「第 33、34、35 這三回寫寶玉挨打與挨打餘波。第 36 回是史

湘雲回家的一回。顯然第 36 回原在這三回前面。換句話說，湘雲回家之後寶玉才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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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色可比…」23但是說寶玉完全為蔣玉菡吸引，不但好其色、好其藝、更愛其情，

並不為過。以致白先生以為蔣玉菡逃出忠順親王府，在紫壇堡購置房舍，為的就是

寶玉，並以為「寶玉與蔣玉菡之間確實已發生過親密的同性之愛」24。而寶玉因此

所受的肉身笞撻，正是寶玉人世俗緣的象徵，故他以為寶玉的肉身實是投射在玉菡

及襲人身上，藉他倆的終究在人世成為夫妻，得霑潤一絲人世的福緣，算是寶玉留

在世間的影子。白先生此說甚美也令人深思。 

  但是蔣玉菡是優伶，寶玉就算與他有情，他的肉身也可以因他承受笞撻之苦，

他們情分的型態就兌現在肉身的交涉上。等同於寶玉、襲人的關係，雲雨情及窩心

腳，都是肉身的道場，就此書而言是上對下才允許發生的情事。就如同寶玉吃鴛

鴦、金釧兒的胭脂，﹝二十四回、二十三回﹞這種狎暱的行為，只有對丫頭才會發

生。 

  寶玉這個紈褲子弟對玉菡及襲人的行為，在當時、在書中只有在主子、奴才的

脈絡下才被允許。曹雪芹在此並沒有超過他那個時代的思想限制，他原是沒落貴

族，大家公子，對他曾經顯赫的家世及大家規矩的教養不但緬懷，而且還是認同

的。他嚴格剋守了主子、奴才的分際，也欣賞這個分際，因為這代表大家規範中

「尊尊」之「禮」，實亦是儒家文化中的富貴氣。曹雪芹深深認同這個富貴氣，書

中不斷的表現這類情事：元妃省親，賈政、寶玉雖為至親，也不得越禮。﹝十八

回﹞寶玉代表賈母去探賈赦病，邢夫人、賈赦都得先對寶玉行「尊尊」之禮，站起

來回賈母話，請過賈母安，然後才「拉他上炕」、「百般摸索撫弄」做「親親」之

舉。﹝二十四回﹞劉姥姥也說：「我只愛你們家這行事，怪道說禮出大家。」﹝三

十七回﹞就是寶玉的愛「崑腔」恨「戈腔」也是同一脈息的結果。﹝十九回脂批﹞

同樣的，黛玉嫉妒的對象只是寶釵，對襲人，她明知與寶玉親厚，卻怡然叫她一聲

「好嫂子」，﹝三十一回﹞並不嫉妒她，否則失身份。晴雯嫉妒的對象也只及於與

她同階層的襲人，絕不會越份嫉妒黛玉，﹝三十四回﹞否則失體統。   

  因之，蔣玉菡這個可能與寶玉有肉身俗緣的優伶，其社會地位是低於寶玉，與

寶玉並不能比肩匹對的。只有在這種上下對當中，寶玉那「泥」做的肉身，才投射

出來，此關涉他小說的美感問題。一切淫行，若非隱寫﹝玉菡﹞，就是他人﹝珍

璉﹞，再不就是做夢﹝可卿﹞。惟一明寫的一次是襲人，算是明白指點讀者他俗緣

的著落吧。蔣玉菡可以是他肉體投射的對象，卻必不是他精神平等交契的對象。 

   寶玉這層層重重的情網脈絡，因此要求了一個與他家世相當，才貌相類，並情

調相趣的人物。此人物，獨立與他有男性情緣的關係，並足以成就二人精神交契的

緣份。最理想的情況當然就是設計衛若蘭的存在。 

  衛若蘭的存在一來匹對寶玉，二來匹配湘雲。湘蘭自家成就「金麒麟緣」。

「金麒麟」又必須在玉兄處掛號，由此造成「白首雙星」的悲劇；更由「白首雙

星」的悲劇，反襯「金玉緣」的悲劇。湘雲在情緣的位置兼手足、男女﹝手足為

真、男女為假﹞，湘雲的性情也兼攝釵黛。寶玉對寶釵是入世的男女愛情，對黛玉

除了手足親情，男女愛情外，更兼精神相契的知己交情。就寶玉情緣的結構言，湘

雲是站在釵黛影子共同投射的位置，僅次於情緣核心與中心。衛若蘭在這個平等對

                                                             
23
 白先勇，〈賈寶玉的俗緣：蔣玉菡與花襲人－兼論紅樓夢的結局意義〉，聯合文學、1986 年、6

月。蔣玉菡在原書第二十八回是唱小旦的，高鶚續書將他改唱小生。  
2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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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的位置，扮演男角，也就相當於寶玉投射的影子，精神交契的對象，成為小說結

構上一個必要的存在。 

  衛若蘭這個角色，既非虛設，他與寶玉的關係當該如何描寫才妥呢？當若蘭射

圃時，顯露其俊逸風姿，寶玉必然為之傾倒。七十五回：「賈珍近因居喪，既不得

遊玩曠朗…日間以習射為由，請了各世家弟兄及諸富貴親友來較射。因說白白的只

管亂射終無稗益…必須立了罰約，賭個利物…」寶玉的「金麒麟」或許即因輸賭而

落入衛若蘭身上？由三十一回得知寶玉十分珍視這隻「金麒麟」，若非對若蘭心

儀，就算是輸賭，他身上配件又多，大可不必將「金麒麟」捨棄於若蘭。因之，這

是一樁類似「茜香蘿」的事件，代表寶玉對若蘭示好，因而終使金麒麟配在若蘭身

上，這當是十分合理的推斷。試想一個武裝的錦衣公子，腰配金色麒麟，在陽光反

射下金光閃閃的張弓射圃，的確造成一幅亮麗的圖畫。但是寶玉與若蘭的心儀當是

神采風格上的互相吸引，他們彼此的情緣型態當著落於此。就如同寶玉與湘雲不是

夫妻緣一般，寶玉與若蘭亦非肉身緣。一來是因前述的理由，寶玉的肉身俗緣，依

曹雪芹所剋守的禮數規矩，及其小說美感的照應，只能兌現在比他家世低層的玉菡

身上；二來是「茜香蘿」對「金麒麟」言是較貼身的配件。說「茜香蘿」涉及肉身

緣可，說「金麒麟」涉及俗緣則較難採信25。因之若蘭、寶玉的情緣型態當屬精神

性的交契。衛若蘭是幾個與寶玉有情緣的男子中惟一與寶玉比肩匹對的人物。他與

寶玉的比肩匹對，使他能成為匹配湘雲的才貌仙郎。故說若蘭是寶玉投射的影子，

小說結構上襯色的人物。 

  又前面說衛若蘭的氣質，是源於蘭成、衛玠這兩個才貌仙郎，這兩人又是魏晉

「名士格」中的人物。賈寶玉更是雪芹極力描寫成功的「名士」派。牟宗三先生說 

： 

  「此種『惟顯逸氣而無所成』之名士人格，言之極難，而令人感慨萬

端。此是天地之逸氣，亦是天地之棄才。﹝溢出而無所附麗，謂之逸氣，即

逸出之氣。無所成而無用，謂之棄才。即遺棄之才。﹞曹雪芹著紅樓夢，著

意要鑄造此種人格型態。其贊賈寶玉曰：『迂拙不通庶物，冥頑怕讀文章，

富貴不知樂業，貧賤難耐淒涼。』此種四不著邊，任何處掛搭不上之生命即

為典型之名士人格。」26 

 

這種名士格的生命情調，存在於天地間而無處掛搭，其靈魂無限寂寞、飄蕩與無

奈。若蘭的生命與寶玉為同一格調，因此也將扮演悲劇的角色。 

 

﹝四﹞、從湘雲性格的分析，決定悲劇形成的可能性 

 

  既然寶玉、若蘭只是神交，洞房夜湘雲為什麼不愜意而自抉「水涸湘江」之路

呢？我想此因湘雲終是湘雲、不是襲人之故。她們的性情格位不同，洞房夜夫妻相

証了「茜香蘿」與「金麒麟」的反應也截然不同。 

  襲人是個人間女兒，寶玉生活瑣碎都由她照管，她有人間處事之能耐、技巧與

世故。第三回說她「這襲人亦有些癡處，伏侍賈母時，心中眼中只有一個賈母；如

                                                             
25
 採與友人莫寄台先生討論時之見。  

26 牟宗三，《才性與玄理》，台灣學生書局，民國 64 年、11月、四版、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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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服侍寶玉，他心中眼中又只有一個寶玉。」這表示她是個「識時務」的個性，不

但認命，且能妥當地安排現實生活，就算不小心落水，也能馬上變化成魚，繼續在

水中過活兒。這當然包括往後嫁蔣玉菡，也能安穩地與他過太平的夫妻生活。因之

洞房夜相証「茜香蘿」的來龍去脈，她即刻「認命」，剎那間就轉了劫，轉出寶玉

的劫網，轉入蔣玉菡的情網。完成「堪羨優伶有福，誰知公子無緣」的命運。 

  湘雲性情不同，她雖帶入世性格，乍看似寶釵、似襲人。但是她的入世性格是

消極的。局部是「幼時坎坷形狀」經歷出來的，算是歷練、學習得來的經驗知識。

局部是她本性寬闊，自然帶出來對現世的包容力。對寶釵由衷的敬服感念，雖說是

寶釵誠摯地體恤她的生活，但也是她寬闊的本性，才能承受寶釵的善意。同樣，對

寶玉的「經世」之勸，一方面是由坎坷身世學來的識見，一方面是由寬闊性情帶出

來的包容力，自然能不費力地接受經濟庶務。﹝三十二回﹞她的「世辯利聰」，是

智力自然所及，算是一種消極的性格，必要時可以運用出來，便於求生存。四十九

回她勸寶琴：「你除了在老太太跟前，就在園裡來。這兩處，只管玩笑吃喝。到了

太太屋裡，若太太在屋裡，只管和太太說笑，多坐一回無妨，若太太不在屋裡，你

別進去，那屋裡人多心壞，都是要害偺們的。」這一篇天真的世故話，說得句句實

情，顯示她有基本「趨吉避凶」的世間聰明。寶釵因此說她：「說妳沒心卻又有

心，雖然有心，到底嘴太直了。」寶釵說的這個「心」，就是指她「世辯利聰」的

「世故心」。 

  她在家裡不痛快，但是這些不痛快，不足障蔽她性格中的精采面。這面她活

潑、明朗、調皮、可愛，是她積極的本性，屬她特有的，不但與寶釵、襲人不同，

與黛玉也相差別。她只要一上大觀園，在賈母呵護的樂園裡，即刻衝破俗情藩籬，

拋棄微不足道的委曲，盡情顯露她本性中漂亮的一面，痛痛快快地玩耍。她極珍視

這個妙美境地，不愛回家，一旦回家，就巴巴望寶玉提醒老太太再接她來。﹝三十

六回﹞湘雲這個精采的本來面貌，原是個「沒心」的、「嘴太直」的。這個面貌使

她同時顯露超越出塵的詩人氣質及洒脫爽利的俠女性格。這個根底與黛玉在某方面

是相近的。她與黛玉，「詩」等於是「命」，但是「詩」對寶釵來說卻是可有可無 

。 

    說她某方面相應黛玉，但是與黛玉還是有差別。黛玉有時也調皮可愛，表現伶

牙利齒的慧黠，﹝四十二回、母蝗虫段﹞但是黛玉全部生命的緣分只是寶玉，一個

獨特、完整、絕對、抽離、出塵的情緣。帶有強烈的排他性，深刻孤絕，沒有讓旁

人滲透的餘地。寶玉出門，她就覺悶悶的，沒個可說話的人。﹝二十五回﹞病體、

淚水、吟詩、葬花是她對寶玉深情的姿態，也是她自家全部的存在姿態。       

  湘雲寬闊些，與「愛哥哥」與其說是兄妹情，不如說是「小兄弟」情。她愛扮

「小子」，「鶴勢螂形」﹝三十一回﹞是她瀟灑之姿，作出「孫行者、小騷達」樣

﹝四十九回﹞是她調皮之態，與寶玉「割腥啖羶」﹝四十九回﹞是她豪爽之相。搶

命做詩﹝五十回﹞是她瘋癲之情，醉臥芍藥裀﹝六十二回﹞是她浪漫之調。這樣性

情其實是不耐寶玉婆婆媽媽女兒態的。寶玉的女兒態，尤三姐曾經這樣形容：「他

的行事言談吃喝，原有些女兒氣的…原來他在女孩子們前，不管怎樣都過的去，只

不大合外人的式…」。﹝六十六回﹞這「不大合外人的式」包括了湘雲，湘雲的

「小子」性格，是不大喜歡寶玉總在女兒隊裡混的。二十一回寶玉「順手拈了胭

脂，意欲往口邊送，因又怕湘雲說…」可見寶玉也明白湘雲不喜歡這個調「…正猶



11 

豫間，湘雲果在身後看見，一手掠著辮子，便伸手來，拍的一下，從手中將胭脂打

落，說道：『這不長進的毛病兒，多早晚纔改過？』」湘雲「簡斷爽利」的性情與

寶玉「胭脂女兒」的氣味兒不大相投。洞房花燭，洞悉「金麒麟」的因果，不愜意

也可能發自湘雲疑心寶玉、若蘭的交情，而不一定如梅節先生以為的發自若蘭對寶

湘的誤解27。「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紅燭照紅妝」，若蘭看來是眷戀著「海棠

花」不忍其獨眠的，只是海棠心冷，有俠女不解風情及無情的品格，故惆悵了若

蘭。這點心冷、無情的品格似是「俠情」的通性，柳湘蓮也帶這個格調：斬釘截

鐵，情緣斷絕，翻身即冷，離塵絕世！脂批判湘雲為「自愛所誤」，當是指她性格

上有導致「自是霜娥偏愛冷」﹝三十七回海棠詩﹞的悲劇因素罷！ 

    總之，湘雲的性情，與寶釵、襲人相同在她們都帶入世面。相異在湘雲的入世

是消極的﹝學來的和寬闊本性帶出的﹞，這方面她容受了「世俗經濟」，排斥了「 

胭脂女兒」。而寶釵、襲人的入世是積極的，也就是說「入世」是她們生命的本相 

。她與黛玉相同在都帶「超逸」的詩人氣習，及調皮的情態。但是相異在黛玉的「 

超逸」是絕對獨特之相，湘雲的「超逸」包容了世故，這層世故使她排斥寶玉的女

兒調調，黛玉是不理會這一套的，她對寶玉之深情是無有條件的。再就黛玉的調皮

表現在伶牙利齒的慧黠上，湘雲的調皮卻是天真的。這天真的調皮，使她與寶玉接

榫。他們兄妹曾是小時玩伴，湘雲的小子性情，使她與寶玉反而像是「兄弟情」，

這個「兄弟情」又使她不耐她「愛哥哥」的「女兒情」。於是，她自身的「超

逸」，使她有「自愛」、「喜潔」及「自是霜娥偏愛冷」的能耐，她自身的寬闊世

故，使她在容得「世俗經濟」的同時，卻容不得「胭脂女兒」的氣味兒。 

  但是她的「超逸出塵相」勝過她的「人世坎坷相」，一旦人世出現一點囉唆，

她即可迅速衝破俗情藩籬，毫不沾滯地飛上天去。「寒塘鶴影」、「嫦娥奔月」都

是這個出塵的姿態，與簡斷爽利、翻臉無情的俠女性情也相照應。湘雲的悲劇是她

個人的性格可以成就的。 

 

﹝五﹞、從曹雪芹悲劇美感的特殊內涵，決定湘蘭悲劇的型態 

 

      從七十五回「開夜宴異兆發悲音」始，賈家氣數逐漸破敗，悲劇的陰影步

步逼近，曹雪芹從週邊情緣較淡的丫頭寫起，先寫司棋偷情，抄大觀園，到司棋被

逐；然後寫情緣較深的丫頭，晴雯被攆、夭折﹝七十七回﹞；再寫情緣稍淺的小

姐，迎春出園發嫁，﹝七十八回﹞誤嫁中山郎。﹝七十九回﹞有次地地逐步逼近情

緣深邃的悲劇中心。曹雪芹寫悲劇的手法，一層層安排著與寶玉情緣濃淡交涉的男

女角色，然後交錯編織出每一個角色獨特的悲劇情節，逐步向悲劇的核心侵蝕進

來。 

  另外曹雪芹寫悲劇的一項特殊內涵是寶玉偏僻的男女觀：寶玉的理想世界「女

兒」是「不沾塵土」的，男人既是「泥」做的骨肉，那能沾得？寶玉才一聽見女兒

「出嫁」二字就不自在；﹝十九回﹞岫煙擇了夫婿，就想未免少了個好女兒；﹝五

十八回﹞迎春出嫁賠四個丫頭，就跌足自嘆：「從今後這世上又少了五個清潔人了 

                                                             
27 梅節，〈史湘雲結局探索〉，《紅學耦耕集》，香港三聯書店，1988 年、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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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九回﹞他又說：「奇怪！奇怪！怎麼這些人只一嫁了漢子，染了男人的

氣味，就這樣混帳起來，比男人更可殺了！」﹝七十七回﹞這書中高頻率出現的寶

玉哲學很簡單：女兒未嫁是顆「無價寶珠」，初嫁是「無光死珠」，再來就成了「 

魚眼睛」。﹝五十九回﹞女兒出嫁，簡直就是落入「泥淖」，等於他理想世界的破

滅。對岫煙、迎春尚且如此，何況是史湘雲出嫁！？當然要「且住，且住，莫使春

光別去！」﹝七十回湘雲柳絮詞﹞寧可讓她進入「薄命司」，也不願讓她變成「魚 

眼睛」！因之要保住女兒「無價寶珠」的珍貴，就讓她們一個個夭折、守寡、出家

或獨眠。總之絕不能讓她們落入「塵土」，一落入「塵土」就難免「無常」的變

化，「無價寶珠」難保不變成「魚眼睛」；男人既然是「泥」做的骨肉，正是「塵

土」的象徵，一沾染即進入「無常」，而走入「魚眼睛」的命運，他的理想世界就

必須幻滅。所幸對讀者而言，「脂正濃、粉正香，如何兩鬢又成霜？」也不過是展

眼幻化完畢的念劫圓融。寶玉的理想世界實即雪芹的美感世界，不如就依曹雪芹，

由他凝凍住那潔白女兒身，保持住悲劇的美感吧！梅節先生說得好，讓湘雲歷盡曲

折，再嫁寶玉只能說是「苦命」、不是「薄命」28。兩者之美感情調相去甚遠。 

  就情緣結構言，湘雲的位置既是釵黛二人的影子所投射，就讓她兼二人的結局

罷！不但讓她與寶釵一樣出嫁，也讓她與黛玉一樣保持女兒身！那當然只好不讓她

有雲雨情，一方面藉此顯她「薄命」獨特的型態，另方面也保住「無價寶珠」的出

塵美麗。這「薄命」與「無價寶珠」是相符的，是曹雪芹「出塵」的悲劇美感，「 

出塵」故「離世」，「離世」故無人間福澤，無人間福澤故「悲」；同時「出塵」

故「超逸」，「超逸」故「美」，兩者同時並存。湘蘭悲劇的型態因而符合了寶玉

獨特的男女觀，並與雪芹締造的悲劇美感相一致。 

 

﹝六﹞、從「金麒麟緣」做為「金玉緣」間色的考慮，決定湘蘭悲劇最可能

的情節 

 

    「金麒麟緣」做為「金玉緣」的間色，是指曹雪芹有意利用「湘蘭」婚姻的悲

劇相襯「釵玉」婚姻的悲劇。兩股脈流一顯一伏，互相襯托，類比對顯。前面已述 

，「湘蘭」及「釵玉」彼此都是一時瑜亮的人物。小說上兩股脈流平行對顯，必須

在情節發展的關節處互通聲氣，以達成「類比」的象徵效果。運用這個原則，我們

試收拾前文已經分解出，但又不相排斥的片段，重新編織湘蘭悲劇最可能的情節。 

  「金玉緣」在寶玉大出離後即煙消雲散，寶釵終生是「焦首朝朝還暮暮」地獨

守空閨。寶玉的出離也是完成他天地「棄才」的命運，其靈魂仍是空無掛搭、飄蕩

寂寞。此是他成為一個悲劇人物不可避免的命運。寶玉飄然出家是曹雪芹照顧小說

美感的寫法，藉此成就小說完整的意義。否則脫落至無常的現實，難免夾纏曹雪芹

的辛苦窘迫。利用這個骨架，看看湘蘭的生命如何了結： 

  「如何兩鬢又成霜？」脂批已明說是指寶釵及湘雲。湘雲、寶釵終生守活寡，

過孤冷的孀居生活。寶玉既是出家，若蘭也得讓他出離為妥。梅溪詞有「最恨湘雲

人散，楚蘭魂傷」，指離散；「蘭成憔悴」又是指庾信滯留邊關的「鄉愁」；酒令

「鐵索纜孤舟…不宜出行」也含江邊出行；回目「白首雙星」是分離的牛郎織女

                                                             
28
 同註 27。 



13 

星；若蘭出離，不但呼應寶玉出家，使兩對姻緣形式相類，同時更容易詮釋若蘭也

是個飄蕩、寂寞、無掛搭的悲劇靈魂。再就是能加強「水涸湘江」的客觀條件。如

此，我們將放棄「試解」文中強調的「白首偕老」意。  

       其次我們能接受若蘭的出離與「充軍」相關。前述沈思先生文中有：「乾隆年

間就有人以牽牛、織女星來比喻因充軍而分離的夫婦。」若蘭出現在「射圃」場，

涉及武事，我們假想他是個有職的青年軍官，身著「錦衣」是華麗的武裝，這樣可

增添他的英氣，也可銜接他未來「充軍」的情節。因他脫胎之一的「蘭成」正是個

「武官」，又是個滯留北方的「驃騎大將軍」。我還喜歡他「軍前效命」的情節不

止於被動的「充軍」，最好與主觀的惆悵不堪及心境的「自我放逐」相契合，這樣

可以平添戲劇性，使若蘭終生遠離血地，滯留邊關，完成他「白髮潘郎寬沉帶，怕

看山，憶她眉黛」的命運。 

  再就是〈試解〉文中判斷若蘭「有疾」，當該淡化，只翻轉成通體一片「清

嬴」的氣質即可。此因若蘭的母胎「衛玠」是一個「清嬴」的名士，我們願意保留

這份增添美感的氣質。再就「清嬴」可呼應「惆悵」，卻不必失去「俊逸」之氣，

與他的美姿態不必衝突。因此若蘭有什麼疾？當不必追究。湘雲的「自愛」、「喜

潔」可以照應在女兒「質本潔來還潔去」的層面，足與書中的「賈寶玉哲學」呼

應。 

      再來是最難抉擇的關節。湘雲被判為「自愛所誤」及「花因喜潔難尋偶」

要如何「收拾起」？湘雲的「自愛喜潔」究竟是對若蘭、寶玉的同性情緣不愜意

呢？還是因自己年幼無知，不識歡情？﹝參考註10﹞還是兩者都有？還是如梅節先

生所云若蘭「懷疑湘雲寶玉有私」，引起「湘雲不能忍受這種冤屈」而「關係破

裂」29？這是問：那一夜、洞房時，到底上演了啥戲？ 

  從「因麒麟伏白首雙星」的回目看來，我必須選擇「金麒麟」對湘蘭悲劇有決

定性的影響。也就是說「金麒麟」透過寶玉的過渡，不但象徵湘蘭有婚姻關係，也

促成湘蘭婚姻的悲劇性。 

  那一夜、洞房時，若是選擇湘雲對寶玉、若蘭的關係不愜意，則「金麒麟」一

現相，這原是她「愛哥哥」的身上物何以會配在她夫婿身上？湘雲只要面露疑問？

若蘭稍露腆靦。她即可「展眼」捨棄凡情，出塵離世！她不必追究「他」與「他」

是「身」還是「心」的交感。就算是誤解吧！對她而言都是「不潔」，這「不潔」

甚至包括男女身體的交引，因之加上湘雲不識歡情也可。主要的是，這樣呼應了賈

寶玉哲學。你說她「自愛所誤」、「喜潔難成偶」通通無妨，她自家就是個「從未

將兒女私情略縈心上」的性情。故說她「霽月光風照玉堂」！但這樣解，在我們已

演繹出寶玉、若蘭只是神交，湘雲的舉動似嫌突兀？！湘雲的性情似嫌彆扭？這樣

的結局似嫌勉強！ 

  莫寄台先生藉張愛玲的「愫細」，﹝參考註10﹞解湘雲可能因年幼不識歡情，

故造成那一夜及初婚時「水涸湘江」的局面，在我們選擇若蘭婚後不久即「充軍」

的情節下也解得通。但是僅僅如此，「因麒麟伏白首雙星」就失去前段描述的寓

意，「金麒麟」則不必有關鍵性的戲劇效果。我仍以為「金麒麟」不但註定湘蘭的

                                                             
29
 同註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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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也成為「離散」湘蘭姻緣的肇因。當然，加上湘雲對男女交歡有莫明的「不

潔」感是可以增強她「水涸湘江」的抉擇。 

  再就是梅節先生的揣測，金麒麟相証，衛若蘭疑心寶玉、湘雲有私，引起湘雲

的不快，而主動絕裂。這個說法是能接受的： 

  那一夜、洞房時「金麒麟」是一雄一雌的相証，若蘭對寶玉、湘雲的關係「因

疑生嫉」，這對湘雲是不必消受的羞辱，湘雲因「自愛」故明志節，斷然決定一條

「水涸湘江」的不歸路。三十八回菊花詩：「數去更無君傲世」、「傲世也因同氣

味」，是明示湘雲一身的傲骨。若蘭必然是頃刻就懊悔的，只是疑嫉之情初初不由

自己。若蘭之懊悔伴隨著深邃的自疚，只是湘雲這「自愛」甚深的女子，寧可斷絕

俗情歡合，也不願人格受辱。婚後不久，若蘭惆悵，主觀上有「自我放逐」的意

願，客觀上有「充軍」的機緣，因之與湘雲就「離散」了！以此再強化「水涸湘

江」的事實。寶玉及「金麒麟」在此無意間擔負了湘蘭悲劇的關鍵。  

  這樣解，似乎是目前為止最合理的結局。它維持住「金麒麟」擔負「白首雙星 

」婚姻悲劇的關鍵，使回目「因麒麟伏白首雙星」之「因」字得以扣出。並且它比

湘雲疑心寶玉、若蘭同性情緣的解法更自然而少瑕疵，雖然這兩解都保住「因麒麟

伏白首雙星」的「因」意，但由若蘭疑嫉寶玉、湘雲是比湘雲疑心寶玉、若蘭來得

自然，因之我們終於選擇了這個解法。如此「試解」文中揣測湘雲因懷疑寶玉、若

蘭有「斷袖之癖」而不愜意，到此必須放棄。寶玉、若蘭的交情，當是因「同一流 

」的氣質而互相欣賞，並不必有同性戀的愛情，更不必因彼此的交情促成婚姻的悲

劇。 

  但梅節先生是以為「小倆口子婚後還有一段甜蜜的日子」，倆人因「金麒麟」

而「關係破裂」是婚後逐漸演變的結果30。我們根據湘雲曲、冊詞語及明義第十七

首詩，判定湘蘭的悲劇發生在洞房夜，藉此保住湘雲之「潔白女兒身」，並顯「展

眼」悲劇的迅速性！ 

  向來討論湘雲結局的文字，都沒看出明義第十七首題紅詩與湘雲結局的關涉

性。紅學家們在爭論這首詩是屬「黛玉」、「寶釵」或「晴雯」」時31，完全沒有

想到史湘雲，有些學者乾脆對它存而不論32。事實上明義二十首詩無一首及於湘雲

已屬可怪，就如同程高續書潦草交代湘雲結局一般令人訥悶，何況「錦衣公子茁蘭

芽，紅粉佳人未破瓜，少小不妨同室榻，夢魂多個帳兒紗」劈頭第一句就扣住「若

蘭」的名字，跟下的第二句「紅粉佳人未破瓜」與湘雲曲、冊之「湘江水逝楚雲

飛」及「雲散高塘，水涸湘江」又極貼切地相呼應；第三、四句更強調了同榻不同

歡，夢魂未通的形景。明義的詩，大體上相應著回目的順序題來，一首一個場景、

情節，逐漸向悲劇核心寫來。其中後四首﹝或後三首，因第十七首一向不明﹞一般

被認定是八十回後的情節。試看十六首誄晴雯，十七首惜湘雲，十八首傷黛玉，十

                                                             
30
 同註 27。 

31 周汝昌先生原以為此詩指年幼時的「黛玉」，後來與其兄怙昌先生又以為此詩指「寶釵」﹝見
《新証》頁 915、916、1070。﹞；張愛玲女士則以為此詩指「晴雯」﹝見《夢魘》頁 398。﹞  
32
 蔡義江先生對此詩少著筆墨，以為寫「寶黛」幼年，近乎存而不論，因之他只提明義詩最後三首

涉及八十回後情節。﹝見《評註》頁 481，同註 7；及〈曹雪芹筆下的林黛玉之死〉，《紅樓夢學

刊》第一輯、1981 年，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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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首嘆寶釵，二十首歸結寶玉，這樣漸漸寫入情緣核心，實是極自然的悲劇寫法。

如此八十回後不久，當就是湘雲悲劇上場。 

  紅學家因對湘雲曲名「樂中悲」之「樂」的理解，都決定讓湘雲過一段短暫、

但快樂的夫妻生活。沒想到曹雪芹寫悲劇毫不含糊，「展眼」等於「剎那」，原以

為足以抵消幼年坎坷的「才貌仙郎」，當下就雲散高塘，水涸湘江。明義詩的線索

支持我們以為湘雲的悲劇就發生在洞房花燭夜的推斷，使這位孤高傲世的少女得以

還出「質本潔來還潔去」的女兒身，完全呼應前八十回屬於她的曲、冊、詩詞、酒

令、批語，及她「寒塘鶴影」、「嫦娥奔月」的身段，並與書中寶玉偏僻之男女觀

相呼應，從而呈現出雪芹獨特之悲劇美感的內涵。 

       如此，「樂中悲」之「樂」當如何解？這可由湘雲、若蘭是否有牛郎織女誓死

不渝的愛情來決定。就才性而言，他二人是匹配的，當該有發生愛情的可能。就若

蘭這方面言，他對湘雲必然有愛情，否則不會對寶、湘產生莫明的疑嫉，加上在觸

怒湘雲後，湘雲斷然決定「不妨同室榻」，卻「多個帳兒紗」時，若蘭仍是「故燒

紅燭照紅妝」，眷戀著海棠。就湘雲這方面言，新婚夫婿是個才調相契的「才貌仙

郎」，當是芳心深許的，就此意言，湘蘭夫妻有愛情。兩人如牛郎織女的深情，可

由「離情」肯定，因之湘蘭夫妻當該算有愛情，「樂中悲」之「樂」可應在這個涵

義上，這樣可以增添悲劇的深沉。只是「因麒麟」故、因寶玉故，夫妻的俗緣不能

兌現。湘雲是個「自尊自愛」的性情，又有「簡斷爽利」的俠女性格，又有「從未

將兒女私情略縈心上」的品性，捨斷俗情是個急速的動作。因之，她對若蘭有情，

卻是一種急熱急冷的愛情，不是纏綿的戀情，與柳湘蓮的型態類似。 

  湘雲的品格是難為的，她一生際遇就世俗眼光看來是「薄命」，卻不可說是

「苦命」，她求仁得仁，可以無悔無憾！以此保持她全幅生命的美感。但終究讓一

個健康明朗的女子，不霑潤一絲人世夫妻簡單的福愛，是曹雪芹「情極之毒」﹝二

十一回之批語﹞的悲劇意識。曲名「樂中悲」的「悲」由此可以完全相契的反襯出

來。人間一絲福緣的霑潤，曹雪芹只吝嗇的給了少數能耐俗事的女性，其他的都凝

凍在他自己設計的，永恆的美感世界裡。史湘雲，這個人人鍾愛的女子，終究讓她

呼應嫦娥，奔向冷冷寒月，以廣寒宮為最終歸宿。 

    我們再藉曹雪芹描寫的另一段悲劇，類比湘蘭悲劇這樣發展的可能性：柳湘蓮

與尤三姐是藉「鴛鴦劍」為信物訂的親。當初賈璉在揣測三姐的意中人時，就曾誤

以為三姐屬意於寶玉，﹝六十五回﹞可見這賈府的鳳凰是人人可愛。﹝四十六回賈

赦也以為鴛鴦愛寶玉﹞尤其他的「可愛」常常引起其他男子的嫉妒﹝薛蟠、賈環﹞ 

。三姐的姻緣一開始就隱微的與寶玉掛上鉤；其次，湘蓮在聽完寶玉說：「真真一

對尤物」後，又決定退親，因為「東府裡，除了那兩石頭獅子干淨，只怕連貓兒狗

兒都不干淨。」﹝六十六回﹞寶玉的犯舌在此無意間成為湘蓮、三姐悲劇的關鍵。

湘蓮的速速訂親、退親；三姐的歡心、失意，都是一連串急劇起伏的情緒。高潮當

然是三姐用「鴛鴦劍」自刎殉情。她是自覺羞辱，故說「恥情歸地府」；她也是自

尊、自愛，故做出這樣剛烈絕斷的動作。柳湘蓮、這急熱急冷的游俠人物，就在三

姐自絕的剎那，受到極大的震動，對她生出摯熱的敬愛之情，也在同一剎那自疚得

無以復加，道士的冷言冷語，竟成他勘破紅塵的契機，剎時使他「冷然如寒冰侵

骨」，﹝六十六回﹞飄然地隨道士隱逝。這是他無可奈何的「自我放逐」，也是他



16 

在無窮內疚，難以自處後惟一的精神出路。僅此一途，或可稍稍還報佳人的深情癡

意！ 

   湘蘭婚姻的悲劇與湘蓮、三姐的悲劇在此出現類比的趣味。寶玉同樣是扮演無

意促成悲劇的角色，弔詭的是恰恰因此保住「潔白女兒身」的理想。曹雪芹在此似

是故意讓寶玉扮演這一個關鍵的角色，使他自己美感世界的理想得以保住。 

  再就第四節談及湘雲性情時，曾說湘雲是湘雲、不是襲人，洞房夜「金麒麟」

與「茜香蘿」相証，兩人的反應截然不同。如今看來，這個不同進一步決定兩人婚

姻的悲、喜劇。「茜香蘿」經過寶玉的偷渡，成全玉菡、襲人的姻緣。菡襲姻緣是

人世俗緣，兩人與寶玉都有肉身關係﹝從白先勇先生說﹞，「茜香蘿」相証，令他

們認命姻緣前定，反而因此轉出寶玉情緣分定之外，成就了彼此的俗緣。就如小

紅、賈芸，巧姐、板兒，甚至探春，終究都轉出寶玉的情緣，才得霑潤一絲人世福

份。反之，湘雲、若蘭與寶玉都是純潔的情誼，卻因「麒麟」相証，導至他們誤解

而斷盡俗緣，但也恰恰因此契入寶玉「潔白女兒身」的理想世界。因之屬於寶玉分

定的情緣必須以悲劇收場。這個悲劇境界「離塵絕世」，僅藉這點「離塵絕世」透

露一絲永恆訊息。因此境界中的存在都必須「出塵」，以維持永恆的美感。「白茫

茫大地真乾淨」正是這個境界的意象。湘蘭都是曹雪芹苦心收藏在這個境界的人

物，當然不能讓他們「沾塵」。於是藉寶玉為媒介，「金麒麟」直直上昇，進入

「女兒悲，青春已大守空閨」的永恆世界；「茜香蘿」下墮，落入「女兒喜，燈花

並頭結雙蕊」的人間塵世。﹝二十八回﹞兩者似同而實相異。以上藉湘蓮、三姐的

的愛情及玉菡、襲人的姻緣對襯湘雲、若蘭的婚姻，一來顯「金麒麟」造成悲劇的

關鍵性，二來顯湘蘭悲劇的型態實是與雪芹悲劇的特殊內涵相呼應。 

      史湘雲的結局向來就是紅學上的疑案，本文透過六個不同的角度烘染湘雲

結局的面貌，完全脫離「試解」一文所採用的考據方式，只是從一個讀者的立場，

依據讀書的領會及考據的資料，設想小說內在結構的發展、義理的走向，鋪排一場

較合情理的結果。除了舒解一點「三恨紅樓夢未完」33之憾外，還希望進一步穩定

寶釵的結局，因向來「寶湘配」的說法，使寶釵結局的眉目混亂，如果湘雲的結局

穩定，當可恢復一點寶釵「金玉姻緣」的本來面貌。 

 

後記： 

 

  本篇引文若非特別註明乃據〈庚辰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中華書局香港

分局1977年8月印行。又本篇之成，感念莫寄台先生再三的閱讀、指正、討論，使

許多關於湘雲結局的意見得以釐清，在此深致謝忱。 

 

1922 年 11 月 21日起稿；12 月 9 日脫稿；1993 年 3 月 15 日修定完稿。  

【原載《國文天地》〈97、98〉第九卷第一、二期，中華民國 82 年 6、7月】 

 

 

 

                                                             
33
 同註 22，張愛玲，《夢魘》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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